
《 大
数据》一书，通

过讲述美国半个多世
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

历史，详细诠释了数据技术
变革，与权力合法性、执政正
义以及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几年前，执教美国高校的徐
贲先生，有一本思想版的《通往尊
严的公共社会》，将涂子沛此书称
为技术版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社
会”，未尝不可。

在我们的采访中，涂子沛
不断重复的，也正是徐贲在
《通往尊严的公共社会》里

的关键词：正义、社会之
善、个体价值、公民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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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涂子沛 尊严的公共生活需要“大数据”

《新京报》：发现你话里行
间隐含了：透明、开放、分享这
些关键词，你如何看待这些价
值观和大数据时代技术挑战
之间的关系？

涂子沛：技术上的挑战，
当然是有的，信息越来越多，
对收集、分析、储存这些环节
的工作，当然会提出挑战。不
过，我向来是一个乐观的技术
主义者，我不认为这些技术挑
战是很难应对的。相反，你提
到的透明、开放、分享，这些价
值层面的东西，才对公民、企
业、政府构成了挑战。

我 希 望 大 家 通 过 我 的
书，看到美国是怎么一步一
步走向透明开放的，要知道，

里 面 包 含 技 术 的 变 革 发 展
史，也包含着美国社会价值
观的变动。

所有的技术，归根到底是
为人和社会服务的。说到底，
说政府要更开放透明，说公民
要更有公共责任感，最后的指
向，就是希望我们过一种幸福
有尊严的生活，这个愿望，贯
穿着整个人类的历史。

《新京报》：有人说你这本
书，是一种文化反哺，你是怎
么理解这个词的？

涂子沛：文化需要交融。
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速度在
不断加快的时代。中国需要
了解全世界的文明，融进全世
界的文明。在这个时代，文化

的交融和碰撞尤其重要。海
外的华人、留学生在这方面是
大有可为的，也是负有责任
的。我们身处海外，有责任对
其他的文明进行观察、记录和
思考，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和
大众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和价
值观。如果文化反哺指的是
这个意思，我认为这是我们海
外华人的责任。

我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的
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思
路，让大家看到新的技术浪潮
的来龙去脉，也邀请大家关
心、思考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往
何处去以及我们每一个身处
其中的人负有的责任和使命。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数据意识淡薄，是国民性的一部分
《新京报》：你的书，写的是

美国，但写作背后的现实关怀
很浓郁，欲以关照当下的中国，
可以窥见一种忧患意识，能否
谈谈您个人的这种忧患意识是
怎样产生的？

涂子沛：作为中国人，无论
在哪里，心里永远存在对中国
的关切，特别当自己身处别的
国家、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中工
作生活，总是忍不住把目光投
向自己的祖国，并不自觉地衡
量比较。把中国的文化生态、
社会生态放在全球的谱系里，
我们就很容易看出问题，这些
问题，很多是和价值观相关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会觉得非
常焦虑。

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经
常能感受到两种文化的对比和
冲击，切身体会到林林总总、大
大小小的差距，忧患意识正是
由此产生。在美国匹兹堡，我
常与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聊起
中国文化的命运和未来，内心
总有一种抹不去的悲伤，爱之
深、责之切，是这种焦虑感产生
的根源吧！

《新京报》：就你的关注领
域而言，你指的焦虑，甚至不自
信，具体指什么？

涂子沛：我在书里引用了
胡适对“差不多”先生的批评，
也 提 到 黄 仁 宇 对“ 数 目 字 管
理”的求索，中国
数据意识的淡薄，
由来已久，我甚至
认 为 这 是“ 国 民
性”的一部分，漠
视精确，缺乏用数

据来说话的素养，在国家的管
理上，也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
精确管理，有时甚至是刻意回
避数据。

在国内工作时，我曾从事
过政府统计工作，那是一项需
要小心为之的事情，到了国外，
人家的透明与开放，让我很震
惊，我从来没想到，原来社会事
务可以如此清晰的方式，放在
公共空间里，让大家自由讨论。

数据承载事实、承载民意，
在公民表达、监督方面，在政府
政策的制定、实行方面，以及企
业的盈利创新方面，在整个公
共对话（包含说服这种因素）方
面，都起到极大功能，而且是清
晰有力的。相信数据、用数据来
说话，是理性精神的一种表现。

相比较之下，中国就不是
这样，我们习惯半透明，习惯与
事实存在差距的虚构式数据，
习惯表面上认可一套数据，而
实际上信靠另一套数据。回顾
我们的历史，通过虚构数据来
服务意识形态的事情，发生得
不算少。

我认为一个现代国家，数
据意识很重要，它包含着精确
与 开 放 ，透 明 与 分 享 这 些 因
素。特别是在当前大数据这样
一个科技大浪潮的背景之下，
数据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最重要
的一种资源，成为各个国家竞

争 的 前 沿 、创 新
的载体，我认为，
大 数 据 的 问 题 ，
急 需 引 起 中 国 政
府 、企 业 和 全 社
会的重视。

真正的信息社会，首先是公民社会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公

共空间、公民表达、公共对话
这些概念，言下之意，是非常
尊重数据之于公共生活的积
极影响。

涂子沛：是的。请允许我
重申一下我的书的题记吧：一
个真正的信息社会，首先是一
个公民社会。科技的浪潮把
我们推进到了信息时代，但并
不代表我们迈进了信息社会，
一个真正的信息社会是信息
自由流动的社会，其前提是人
要自由、要平等。

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公
民社会，意味着每一个人，对
自己所在的这个社会，是负有
责任的，他需要把自己的意见
加入其中，有意识地构建并推
动社会的良性变革。那么，在
这样的过程中，信息的交换与
分享就显得非常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公民社会
不是一种国家的制度设计，而

是 每 个 公 民 自 身 成 长 形 成
的。对社会的责任感，是公民
社会的基础。负责的公民，与
负责的政府，是互为塑造的，
而前者对后者的推动力，是不
容忽视的。防止我们的政府
陷于错误，是我们每一个公民
的责任。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世界
上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把自己
对权力的使用，完全透明地呈
现在人们面前。这需要公民
去努力争取。美国政府半个
多世纪以来在政府透明度方
面，不断前进，正是美国人民
自己争取的结果，他们要求权
力运作透明化，要求自己享有
知情权、监督权，政府在这样
的压力下也不得不顺应民意，
因为归根到底，民意才是政府
合法性的来源。

《新京报》：具体至你的书
的主题，“大数据”，它与公民
社会有什么关系？

涂子沛：信息开放、数据开
放，意味着知识的开放与流动，
甚至代表着权力的开放与流
动。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都知
道，极权国家，在权力层面是集
中的，与此同时，信息控制极为
严格，基本是不流动的，身在其
中的人们，会觉得这个社会的
运作发展，与自己无关，也就说
不上对其负有责任。

而现代国家，基本特征是
开放与民主，权力更分散，个
体价值日益凸显。从国家层
面而言，需要收集社会各个层
面的数据，加以分析利用，以
确保自己制定的决策是正确
的、行之有效的，从公民个体
而言，他要实行自己的知情
权、监督权，对公共生活负责，
就需要借助数据（信息）来进
行。这样，就潜在地要求政府
在收集分析数据之后，需要做
到数据公开，让公民可以看到
并加以使用。

数据，在通往幸福与尊严的路上

《大数据》作者涂子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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